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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明显存在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为了有效地推动我国科学技术

源头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回归基础研究。为探究基础研究催生颠覆性技术，本文阐述了基础研究的内

涵，并根据基础研究面向的目标，将基础研究分为四大类型：面向重大科学目标的基础研究、国家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以

人才为本的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和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在分析各类型基础研究特点及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实

施差异化的稳定支持、促进全链条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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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still falls behind in terms of key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original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undamentally overcome its weakness in key technologies, China should 
focus on basic research. To explore how basic research creates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categorizes basic research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its targets: basic research toward major scientific objectives, basic 
research driven by national demands, talent-based basic research for free exploration, and basic research aimed at practical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various types of basic research, we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 
suggestion of providing differentiated and stable support to promote whole-chain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disruptive technology; differentiated support

一、前言

改革开放带来了过去 40 年我国经济、社会和

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但随着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

奋力崛起，美国必将全面遏制中国发展。因此，仅

仅在点上挣脱“卡脖子”问题不足以完成国家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使命。

在各个关键点上实现突破是我国科技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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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我国科学研究在单一技术指标上实现世

界领先已有不少事例，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

量子信息方面的研究创造了不少世界纪录，最近

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小组实现了 18 个光量子比特纠

缠的世界最高记录 [1]。然而，作为以实现实用颠

覆性技术为目标的量子信息研究，更需要综合性

全链条地从基础研究到精密测量技术多方面的原

始创新。毋庸讳言，我国虽然在各个领域创造了

各种世界纪录，但从科学思想到技术变革，我国

自己创造性明显的技术并不多。因此，要从根本

上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花功夫、费力气回

归基础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类型的基础研

究会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引发技术的突破。

二、基础研究内涵

基础研究主要的任务是探索自然规律，发现新

的效应，它们大多不会直接给出颠覆性的实用技术

创新。基础研究通常以兴趣为导向，但也必须兼顾

需求导向。

基础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础研究

泛指所有能够引发科学思想创新、促使技术突破

的科学实践活动，而狭义的基础研究是指那些不

直接以应用为目的的纯科学探索活动。后者不能、

也不要求在短期内解决“卡脖子”问题。纯基础

研究主要是与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相联系，是

“基础的基础”。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实现科学目

标和导致技术创新的时间尺度不一样，因此，在

我国国力有限、面临紧迫需求的情况下，支持的

方式和力度也要有所差异。为了有效地推动我国

科学技术源头创新，有必要区分四大类基础研究，

即面向重大科学目标的基础研究、国家需求牵引

的基础研究、以人才为本的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

和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对不同类型基

础研究应实施差异化的稳定支持，否则对颠覆性

技术进步将会事倍功半。从事各类基础研究的不

同机构要定位明确，不仅要面向科学前沿，而且

要有需求牵引的攻坚克难，在应用导向基础研究

过程中，不能“软柿子”大家捏、“硬骨头”躲

着走，否则就无法形成我国关键技术的全方位 

综合实力。

三、分类支持基础研究，促进全链条颠覆性

技术创新

以下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分别探讨稳定支

持方式。

（一）面向重大科学目标的基础研究

此类基础研究以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装置为

代表，耗资巨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有所

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重点布局，对没有明确

科学目标的项目政府要断然拒绝。重大科学目标来

自持久坚持原创的科学理论，例如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了 Higgs 粒子，

起源于 50 多年前规范理论导致的基本粒子标准模

型，这个模型预言了 Higgs 粒子的能量标度；激光

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观测到引力波，源自

一个世纪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时空理论的明确预

言。当然，有的重大科学工程，如激光惯约核聚变

（ICF），实现最后目标是困难的，但其中间过程意

义重大，如 ICF 中的核爆物理模拟过程。没有科学

目标就闯入了科学工程的无人区，在我国国力有限

的情况下，不宜盲目投入。支持此类基础研究，要

建设和运行并重，以往“重建设、轻运行”的支持

方式必须改变：运行部分要加强支持，以充分实现

大科学的国家目标。此类研究科学目标一旦明确，

可以周期较长，实施过程中切不可只是在单一指标

上追求“世界纪录”。

（二）国家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

此类基础研究以我国未来的国家实验室为代

表，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此类研究，需

求场景清晰，有明确国家任务使命，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和美国的一些国家实验室属于此类。对此，

虽然要面向国家使命，但不可以“生产”方式要求

和管理相关的基础研究。要立足长期目标驱动的原

始创新，通过军民融合补充短板，资助模式可以借

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于解决

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基础研究要发挥关键技术方

向性判定作用，避免技术误判和西方国家的“战略

忽悠”。此类研究的科学任务必须凝聚，不可发散，

具体科研工作不能碎片化，切不可以一个“名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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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包罗万象（如目前很多以“量子调控、量子

模拟、量子计算”名义统包整个学科领域的方式是

不可取的，要有明确的科学含义界定）。对基础研

究驱动核心关键技术的发展政府要有耐心，要革新

当前的评价机制，要以分级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

只是文章驱动。此类基础研究必须是以国家需求为

牵引，以关键科学技术为导向，以实用装备研发为

实现目标。

（三）以人才为本的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

此类基础研究主要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和高校支持的基础研究为代表。它以学科建设和人

才储备为目标，创造环境和氛围，孕育重大科学突

破，需要长期的稳定支持。因此，必须改变当前只

基于“数量”的评价模式，否则会影响青年人才凝

心聚力、在重大的科学问题上攻坚克难。要创造人

才健康成长、不唯名利是图的环境，克服近年来人

才无序流动带来的巨大损失。目前，要避免人才评

价行政化问题，国家、地方和部门不能只追求人才

工作“GDP”，而无法实现人才“质”的供给。吸

引人才不能只是“政绩工程”，要以解决重大科学

问题为导向。此外，领军人才“帽子”要有，但不

可太多，要减少层级及其附带利益，希望国家各类

人才项目统一口径，大幅度压缩各类人才项目的

“帽子”工程，形成举国人才统筹的新局面。否则，

年轻一代会在追求一顶又一顶“帽子”的过程中追

赶潮流、丧失原创。应当记住，真正的英才是干出

来而不是评出来的，一定要创造“苦干”加“巧干”

的人才奋斗环境。当然，其中纯基础的研究成果要

落实到原创的科学论文上，可以有“论文论”，但

不能唯“论文论”，人才培育过程中可以有“帽子”，

但不能唯“帽子论”，这样才有一个客观的合情合

理的评价标准，激励原始的科学创新。

（四）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

此类基础研究的目标是为了现实应用，能够在

较短的时间尺度上解决“卡脖子”问题。因此，要

有市场目标牵引的评价机制，企业投入理应为支持

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的主体，要有政策机制解决我

国目前企业投入占比严重不足的机制问题。以我国

半导体研究为例，过去几十年我国有大量的投入，

但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没有形成芯片创新技术的

基础链条。目前，国家也不宜通过大规模行政介入、

直接以经费的方式支持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对此，

不要过分相信举国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核

心作用。国家支持的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

要收拢到几个必不可少的方向上去，以期在短时间

内取得成效。国家的资金支持要逐步退出以市场需

求为目的的基础研究，要通过政策上的鼓励甚至通

过资金量的约束让企业自由选择支持基础研究项

目。对于具体项目的支持，要充分注意技术成熟度，

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技术方向和可实现性的判断。必

须清楚地认识到，市场导向不等于通过贷款融资等

手段过早地把研究上没有结论、明知还不成熟的东

西推向市场应用。特别是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

应用，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此外，媒体宣传要注

意把握分寸，避免误导民众走向“技术民粹主义”

和“弯道超车”的空想，否则会影响国家战略技

术布局，影响国家安全。

四、结语

以上通过对基础研究分类，简单地阐述了国家

支持基础研究方式的差异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四

类基础研究导致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有所关联的，

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科学工程需求催生了万维

网。因此，在决定支持各类基础研究时，要有宽

容度，要体会科研副产品在形成颠覆性技术过程

中的意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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